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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之魅 ——关于“缘分的天空——2005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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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鲁虹 彭捷  

 

    彭捷(以下简称彭)：深圳美术馆自2002年初确立“关注中国当代油画”的学术目标

后，接连举办了“观念的图像”展与“图像的图像”展，这两个分别以五、六十年代和

七十年代出生艺术家为主的展览，无论是在社会公众层面，还是在艺术界内部均获得了

较为广泛的关注。但至2004年举办“居住在成都”展时，似乎又有某种变化的因素在里

边，我感兴趣的是，贵馆对此有何学术上的考虑？ 

  鲁虹(以下简称鲁)：从策展的角度来讲，我们是想有选择性地按一个个专题的形式

来做，这样一方面可以对中国当代油画的发展进行必要的清理，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馆

形成一个关于中国当代油画的收藏系列。但是如果继续按不同年龄段艺术家往下做的

话，很快就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所以我们马上做出了必要的调整，即按中国当代艺

术的几个重镇分片来做。首先是选择了成都，接着很快有了关于“居住在成都”展的策

划书。有趣的是，关于这个展览的策划书在由四川艺术家周春芽转到云南艺术家叶永青

的手上的时候，马上有了积极回应。叶永青认为策划书做得很好，他还很希望我们也能

把云南片纳入下一个策展的目的地。在此之后，我和王小明馆长专门去云南作了实地考

察，我们一致认为云南的当代油画特点非常鲜明，艺术家队伍也很整齐，很值得一做。

这样，我们便将原计划要做的广东片展往后推了。 

  当时，叶永青为展览取名为“缘分的天空”，其实我私下曾想换一个名字，主要是

觉得这一题目与孙楠唱的歌名重复了。而用“流动之魅”来概括展览或许有更深一层的

意义。因为透视云南当代艺术发展的过程，我感到这里面起作用的还是“流动”的概

念，流动就意味着沟通与改变。否则，云南当代艺术绝不可能是今天这个样子。 

  彭：从展览奉告的名单上来看，参展艺术家包含有两部分的构成比例，即一部分是

本土型的艺术家，像叶永青、毛旭辉、李季等人；另一批则是候鸟型的艺术家，像张晓

刚、方力均、岳敏君等人，他们有的出生于云南，有的在云南购有物业，而且经常地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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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跑，无疑也是云南当代艺术家中的一部分。我注意到，您在对话中很强调“流动”

这个概念，那么，“流动”性特征是否构成了贵馆此次策展时想要突出的核心部分？ 

  鲁：的确是这样，我认为是气候的原因带出了艺术家“流动”的最初动因。每年冬

季的时候，一批批的艺术家就像候鸟似地飞到了春暖花开的云南，他们直接带来了外界

的最新信息，这就极大地开启了云南当代艺术家们的创作思路；而本土的艺术家并不甘

于现状，他们也是经常往外走，像叶永青、毛旭辉这些人就频繁地在国内外搞学术交流

活动，艺术的视野亦是非常开阔。这种来来往往的迁移流动造成了外来信息与本土文化

十分融洽的交融。应该说，它对于形成具有云南地域特色的当代艺术非常有益。 

  实际上，候鸟型艺术家在将新的思想观念带入云南时，也从云南的传统文脉和艺术

氛围中吸收了丰富的营养，这对拓展他们自己的事业是非常有好处的；而对本土艺术家

来说，他们不仅长期受益于地域文化的滋养，更从积极对外的文化交流中开拓了艺术视

野。毫无疑问，流动是打破凝固状态，并开创新局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彭：按我的理解，虽然展览核心是一个“流动”的概念，但流动显然又会带来与外

来文化的碰撞与交流，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鲁：现在的展题“缘分的天空”更意指不同地域艺术家在云南的聚集。但整个云南

当代艺术的发展一直不停地穿插着“出走与移居”的活动踪影。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开

始的各地艺术家到云南写生的活动，可以说是拉开了新时期云南艺术“流动”的序幕，

一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昆明西坝路的“创库艺术主题社区”的建立，这一循环“流动”的

过程，仍然还在蓬勃进行着。 

  正如云南艺评家管郁达在一篇文章中概述的那样，云南现代艺术的发展可以上溯到

上世纪初的护国运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以及新中国早期的边疆风情画，就是改革开

放后产生的现当代艺术现象，也与外来文化的影响不无关联。云南的例子分明昭示了如

下道理：新鲜的文化观念，由于和既成文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与不一致，常常会激发人

们进行批评与探讨。在这样的过程中，人们将可以学习到许多新的东西，而这在既成的

文化框架内显然是无法做到的。因为，有时人们会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反思既成艺术；有

时人们又会用新的观念补充既成文化所欠缺的东西。所以我们既不能像原教旨主义者一

样，以维护传统纯洁性的名义，拒绝学习外来文化与新的东西。也不能妄自菲薄，全盘

照抄外来文化。惟其如此，我们才能在一个相互碰撞的全球化过程中，具备更加开阔的

文化视野。 

  彭：艾芜先生的小说《南行记》让我们的想象力深深地触摸到了充满神秘感的云

南——一个好奇与神往并存的“想象的异邦”。云南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是一个十分边

缘的城市，一个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边疆省份，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从历史

的脉络来考察，她一直有着一个向外开放的传统与机制，比如从古至今，云南都是与东

南亚通商的必经之地，而这对汲取外来文化显然是有好处的。 

  鲁：你说得很有道理。就像云南这块土地宽容地让各种动植物集居生存一样，云南

这块土地自古以来就有着广纳百家的巨大文化包容力，各种文化思想都很适宜在这块土

壤上发展生存。从早期的西方传教士在此地传教，到中国西部的第一条铁路——滇越铁

路的出现；从中国最早的军事院校之一 “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创办，到闻名海内外的



西南联大在云南办学……都可以生动地说明这一点。从这样的角度看问题，你就不会对

云南当代艺术的迅速崛起感到奇怪。可以说，厚积薄发是云南当代艺术这些年一直在国

内十分突出的原因之一。 

  彭：我感到，具有相当辐射力的昆明上河创库艺术空间的建立，不仅为艺术家们提

供了艺术活动的平台。也使昆明、大理、丽江等地很快形成了一条共享合作的艺术资源

生态链。请问，这是否可以看成是当代文化与地域文化发生联系，并由之产生某种重大

变化的文化现象呢？  

  鲁：这显然是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它预示着中国的省会城市以及边远省份的当代

艺术正在逐渐脱离北京或上海等中心城市的辐射与影响，它们在所谓的“艺术文化中

心”之外，又建立了一些并不闭塞的艺术生态系统与一些交流的平台。这样，很多互动

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国际化的东西都能够进来，更重要的是，大家都能够以宽松

和合作的心态，积极地开发和整合本土本地的一切社会资源，进而寻找到了参与全球性

对话的立足点，而这对于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艺术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它会使中

国当代艺术更加多元、更加丰富。 

  彭：你这里又谈到了一个心态问题，这与云南人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否有关联呢？  

  鲁：我觉得是有关联的。云南独特的独特生态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更接近自然，我到

云南去很深的印象是，大家都非常悠闲，生活得很审美、很人性，节奏也不是那么快。

而在所谓发达地区，商业的逻辑明显支配了一切，生活的节奏快得超出了人的承受能

力。这也严重影响了一些艺术家的创作心态。相对来说，与发达城市相比，云南艺术家

似乎不太受经济物质条件的困惑，反倒是以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诚诚恳恳地做艺术，由

于不太迎合市场，也不迎合任何人，所以他们的艺术既做得很真挚，也做得比较深入、

扎实。看来，艺术的高品味，总与悠闲的生活方式有关，中国艺术界当前的主要问题之

一是，有人太浮躁、太急功近利。 

  彭：据我所知，一些作品是用丙稀材料画出的，为什么这个展览还叫当代油画展

呢？ 

  鲁：这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是为了和以前举办的展览保持有机联系；第二，是

考虑到了国内部分油画展中也有丙稀画参展的现实。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也曾想改为当

代架上艺术展，但因为学术界对这一概念还存在争议，所以我们仍然沿用了以往的称

呼，希望大家予以理解。 

  彭：那么，在做了这个展览以后，贵馆打算如何策划今后的展览呢？ 

  鲁：这个展览其实和上次做的成都那个展览有相联系的地方，只不过是它更加强调

流动的成分。当然，在策展的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分地域做展览所存在的问题。实际

上，艺术家选择居住地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居住在北京、上海或深圳等等大城市已经不

太不重要，当前信息的流通已经是非常发达，可以很方便地联络取舍。下一步，我们会

不断地调整策略，并更多地根据当代艺术新的走向来做下一步的规划。上次我们在做

“图像的图像”展览时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即一批生活在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艺术

 



家，在创作的主题与方式上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个性化创

作方式对新的社会进程发出积极的回声。因此，从明年起，我们会从那些带回顾性质的

展览，逐渐转移到“面向青年、面向未来”的做法上来。在当前的情况下，做老一辈艺

术家的展览已经越来越难了，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流动性日益复杂，文化信息的快速传递也部分抵消了

人口和地理因素的限制，个人选择性时刻处在频繁而新鲜的流动状态中，每个人都必须

最大限度地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实际上，一个人无论身处何地何时，都不可避免全球化

带来的巨大影响。请问，您怎样看由全球化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鲁：全球化带来了全方位的交流，而这显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交流，因为经济

全球化必然要带来文化与艺术领域的新变化。反映到艺术创作领域，全球化已经造成了

东西方文化在各种场合中的相互碰撞与融合。我个人认为，在这样的过程中，尤其是要

注意防止狭隘的文化民族主义与数典忘祖的文化犬儒主义。在前者，十分偏执的人由于

设定了本民族文化就一定比外来文化优越的基本前提，所以，他们总是固守在封闭的框

架内，不仅自己拒绝接受任何外来文化，还狂热地反对别人对外来文化的合理借鉴。在

他们的思维逻辑中，学习外来文化等于反民族与反传统，而他们评价作品的标准除了来

自传统，还是来自传统。但他们的问题是，当他们以传统的方式继承传统时，根本没法

子提出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革新方案，这使他们并不能完成发展传统与更新传统的历史

使命。再来看后者，由于一些人设定了外来文化就一定优于本民族文化的基本前提，所

以，当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成为西方文化的“传声筒”与“复印机”时，同样不能提出由

传统向现代转换的革新方案。伟大的卡尔．波普尔说得好“如果碰撞的文化之一认为自

己优越于所有文化，那么文化碰撞就会失去一些价值，如果另一种文化也这样认为，则

尤其如此，这破坏了碰撞的主要价值，因为文化碰撞的最大价值在于它能引起批评的态

度。尤其是，如果其中一方相信自己不如对方，那么，如信仰主义者和存在主义者描述

的那样，向另一方学习的批评态度就会被一种盲目接受，盲目地跳入新的魔圈或者皈依

所取代。” 再从另外的角度看，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既不可避免，又给我们带来了两

方面的后果：挑战与机遇。不努力应对新的挑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放弃发展的机遇。

因此，怀着宽容的态度尊重不同的文化传统，应该是一个现代人必备的基本素质。我觉

得云南艺术家在这方面做的较为成功，他们选择了一条很好的道路。希望他们的做法能

对其他艺术家有所启示。 

  

                                         2005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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